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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友
■何云龙 文

曾任教复旦大学的俞吾金先生英
年早逝，离开我们已经四年了。每当
从报刊上看到写他的纪念文章，总是
引我浮想联翩。但在写到俞吾金的
生平中，似乎没有文章提到，他曾在
电力安装单位做过十年工人的经
历。正巧，这十年我与他朝夕相处，
可算是机缘巧合。我细细回忆着，可
让读者了解这位哲学教授多彩人生
的一个侧影。

在十年动乱的“文革”中，我们上
电一处（上海电力安装第一工程有限
公司前身）奉命开赴四川渡口市（今
为攀枝花市），参加渡口电厂的大会
战。一天，工地来了一批小青年，听
说他们家中已有哥哥或姐姐上山下

乡，或是家中的独生子女，可留在工
作性质不算太好的市属单位。俞吾
金也在其中，他是家中独子。俞吾金
分配在锅炉工地钢架班，每天必须戴
上安全帽，系紧安全带，攀爬到百余
米高的钢架作业面上工作，辛苦程度
可想而知。钢架班与我所在的辅机
班在同一个工地，类似一个车间的两
个班组，施工中常有交集。几乎天天
在一起上下班。由于在外地工作，大
家住在简陋的宿舍内。从上海来的
这批小青年，显然不太适应施工单位
流动性强的野外作业。在生活上，虽
然都属那个物质匮乏年代，比起上
海，那里的伙食更为简单，除白菜、茄
子，少有荤腥。大家每次探亲回家，
多从家里带些罐头和糕点。小青年
带得更多些。却从不见俞吾金带这
些食品。他的箱子里，总是装着一摞
书。那时谁还读书看书啊。别人也
不会去关心他带的什么书。因为我
喜欢写点诗文，所以就留有这个印
象。可惜，那些文史类的书，现在全

忘了书名。
钢架班的工作，就是把一件件庞

大的设备或部件，一一吊装到钢架
上固定。这与造房子的道理相同。
工作中，俞吾金话不多，遇到不懂
处，他勤快询问老师傅。我大他十
岁，他总是叫我“何师傅”。一次，我
要回上海探亲，问他需要带些什么
吃的，他笑笑说，不用麻烦了，这里
我过得惯。

在工地干活，二、三个人组成一
档。总有一只工具袋，“潜规则”是应
让学徒工背。这批上海学生来得多，
谁也不愿主动接这个苦差。但俞吾金
每次抢着为师傅背工具袋，袋里大小
榔头、扳手、凿子等，加在一起挺重的，
俞吾金不怕重。

渡口电厂工程结束后，我们打道
回府，转战上海高桥发电厂。由于俞
吾金表现突出，被当选为工地团支部
书记。高桥那时没通公交月票，大伙
儿还是住集体宿舍。晚上，工友们三
五一群，喝酒或打扑克，自得其乐。俞

吾金就挨个去小青年宿舍，找他们聊
天。规定团支书每周可有一天脱产做
团的工作。可他从不脱产，白天与师
傅们爬高落低干活，晚上才是他做团
工作的最佳时间。他与青年们很融
洽。书看得多，他知道的事就多。平
时，他总带个小本，上面记着不少生
僻字，如“踟踌”“静谧”等，还有不少
名人语录。那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
的合法地位，俞吾金就跟青年们讲了
许多关于联合国的事。青年们听得
津津有味。

有一年夏天，我们在闵行电厂施
工，团委、工会组织畅游黄浦江。没想
俞吾金平时文质彬彬，却是一把游泳
好手。一个猛子扎下去，三下二下就
游到对岸奉贤的摆渡口附近了，还游
了几个来回。不停地对我说；“行吗？
不行就上船。”见我坚持游着，他说：

“不要急，慢慢游。”上岸休息时，他把
毛巾递给我擦身，自己用手在身上快
速捋了几下。

在参加我国第一台三十万千瓦发

电机组望亭工程时，指挥部办了一份
《安装战报》，物色编辑人员，俞吾金是
不二人选。他一人挑起这份简报的采
编重任，白天穿着工作服深入工地采
访，晚上写稿编稿，第二天就印了出
来。有位领导笑着说：“小俞办报像疯
了，我这期没看完，新的又来了。”

那年，有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一说，
我们单位也有一个浙江大学物理专业
名额，领导经郑重研究，决定让俞吾金
去。可他坚辞不去。大家可惜他，放
弃跳龙门的机会。他平静地说：“这个
专业我不喜欢。”可见他是有主见的
人。很快“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俞
吾金第一志愿是复旦哲学系，果然金
榜题名，我真为他高兴。

后来，他学业有成，留校任教，后
任哲学系主任、现代哲学研究所所
长。我有次去看他，热情留饭，还一个
劲地称我“何师傅”。有次原单位想请
他回来作报告，如同游子回娘家，他十
分高兴。记忆中，他还是那样浅浅地
笑着。

岁月悠悠

五姐妹的家政之路
■林居 文

在杨浦区的某一地段，居住着
长年从事家政服务的五姐妹，严格
来说，是曹家四姐妹和小弟的媳妇
小胡。住的时间长了，家政也做得
不错，挺受欢迎，慢慢地就成了在
邻近地区小有人气的“家政五姐
妹”。有些居民想雇佣保姆，有时
也会到她们那里问问有没有靠得
住的人。

五姐妹都来自安徽农村，已经
结婚成家，大约二十年前随丈夫先
后来到上海，从事家政服务，并聚居
在一起，她们虽然是安徽人，但通过
多年的工作慢慢熟悉了上海人的生
活习惯和爱好，也渐渐融入了上海
人的圈子。

姐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
是对工作很认真，凡是雇主交给的
工作总要不打折扣地完成。时间长
了，她们与雇主间形成了互相信任
的关系。许多雇主都把自家的钥匙
交给她们保管，光是老大身上就管
着五六家的钥匙，还有一对老夫妻
出国探亲，也把空关的房屋交给她
保管和打扫。

五姐妹的另一个特点是互相团
结。她们虽然都各自成家，并有了
自己的子女，但仍然聚居在一起，互
相关照，互相帮助。刚来上海时收
入都很低，五家就挤住在一处，早上
起来上厕所都要排队。虽然居住条
件很差，生活过得很艰难，但大家都
能相互体谅，没有人斤斤计较。十
多年来没有红过一次脸，吵过一次
嘴。如果哪家有了事，不论是经济
困难，还是有人生病，其他人家都会
提供帮助。

后来条件改善了，五家人家分
别买了或租了自己的房子。但大家
仍不离开杨浦区，不约而同地把房
屋选在各家之间相距不超过数百
米、可以“守望相助”的空间内。家
政人员没有双休日，所以节假日就
成了她们唯一能全体相聚的日子。
今年春节，她们就把老父亲从农村
接出来到上海过年，由各家轮流负
责做饭招待大家。虽然有时一家屋
内二十多个大人小孩挤成一团，很
不方便，但大家也其乐融融。无怪
有位邻居很羡慕地说，你们已经是
五家人，但生活过得像一家人一样，
真不容易啊！

五姐妹中，最年轻的是小胡，她
对新事物接受也较快。

一年多前她进上海开放大学家
政服务与管理大专班学习，由于勤奋

好学，又肯钻研，很快取得了很好的
成绩。在一次家政技艺大赛中，她
一举获得了特等奖，上海开放大学
的领导也给予她鼓励和称赞。在此
次成功的鼓舞下，她与家人一起走
上自主创业的道路，开办了一家家
政服务公司，为杨浦区居民服务。
开业那天五姐妹都像过节一样，欢
天喜地送来花篮祝贺。开业以来，
成绩不错，虽然还只有几个月，但已
承揽了不少业务。

更令姐妹们高兴的是，不久前听
人说，习总书记在一次会议上说“家
政是个朝阳产业”。最初大家还有点
不大相信，认为总书记每天要管那么
多国家大事，怎么会有空来提家政这
种小事呢。但后来证明总书记真是
这么说的，这可使姐妹们感觉非常高
兴，好像生活也更有盼头了。拿姐妹
们自己的经历来看，大约二十年前她
们开始做家政时，当时的雇主一般都
是四五十岁，现在这些人都六七十岁
了，很多人家里还有八九十岁的高
龄老人需要照顾，有的家中还有幼
小的婴儿和儿童。家庭主角在挑起
工作重担的同时，还要为双方父母
和孩子养老扶幼承担责任，实在很
不容易，这种情况下对家政服务人
员的需求自然高速增长。庞大的需
求市场，正是家政业成为朝阳产业
的重要依托。

姐妹们虽仍像往常一样，忙忙碌
碌地干活，但却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和
做法。

姐妹们参加了由政府补贴，教育
机构主办的家政培训课程。已经几
十年没有进过课堂的她们开始重新
当起了学生，学习烹饪、老年照顾和
育婴等技能和知识，以前与她们无关
的“考证”等名词也挂上嘴边。小胡
则继续在上海开放大学的学业，并努
力开拓家政公司的服务范围。与以
前相比，姐妹们心中对未来升腾起更
多美好的憧憬与希望。

五姐妹的家政之路说来也平常，
但是否也可以看成是中国农村妇女
状态改变的某种缩影。改革开放以
来，千千万万农村妇女走向城市，其
中很多人参加了家政服务的队伍。
她们的到来缓解了许多城市居民家
庭的后顾之忧，解放了生产力。她们
自己也找到了新的人生价值，成为新
时代家政产业的生力军。

我要为这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
的家政人员点赞，她们虽然不是英
雄，也不能算成功人士，但她们辛勤
劳动的汗水，时刻浇灌着我们这个城
市的土壤。

杨浦记忆

端午粽香
■张勤 文

端午将至的那段日子，乡人开始
忙碌起来，除了起早贪黑照看好田里
的庄稼，就是为裹粽子做准备。这种
忙，包含了对美好日子的期盼，诚所
谓忙并快乐着。

要想吃粽子，就要从芦苇荡里采
摘芦苇叶开始。此时正值芒种时节，
虽然节气已属夏日，但乡间植物的叶
子多半也只是萌发长成不久，透着股
新绿的嫩气。凡是沟渠湖浜等有水
的地方，总会长出成片的芦苇来。老
家黄浦江边名曰庙港的断头浜，那里
的水位平稳，有着成片的滩涂，芦苇
长得粗壮，苇叶也宽大厚实，最适合
采来裹粽子了。

母亲、婶妈们戴着头巾或凉帽，
腰里束着花袋来到浜兜边，挑芦苇中
上段长得嫩相的苇叶采下，一张张叠
得整齐，满一把放入花袋里，直到花
袋鼓鼓囊囊了才满载而归。新采来
的苇叶先要浸在清水里洗净，然后放
入镬子里煮开，一则起到清洁消毒作
用，二来煮过的苇叶柔软富有韧性，
裹起粽子来更得心应手。

裹粽子需要全家配合，乡间人家
裹扎粽子不用棉线，而用稻柴。爷爷
总会到柴垛中间抽选出一大束白净
的稻柴来，用作刀斩去头尾，一根根
梳理后浸水清洗，一把笔直清爽的裹

粽子专用稻柴就准备好了。父亲则
往镇里赶，从肉庄上割回一刀肥瘦相
间还带着骨头的肋条肉。父亲将这刀
肉放在砧墩上切成四四方方的一块
块，大小、厚薄均匀，切好的肉放在汤
碗里，倒入黄酒和酱油浸没。母亲用
大号的淘米饭箩淘着糯米，淘好的糯
米要放在脸盆里，倒入酱油并上下兜
底地拌匀，确保每一粒糯米都染上酱
色。乡间口味，总认为粽子里的糯米
呈酱红色，肉馅有皮有精才是上品。

裹粽子几乎是乡间女人们必备
的手艺。奶奶用两张苇叶并排着，挽
出一个小巧的三角形漏斗来，里面放
入一把糯米，接着是一块卤好的五花
肉，再在上面加一层糯米，拍紧实后，
折回苇叶覆盖漏斗口，补接一张苇叶
上去，套出尖尖的角来，这是经典的
三角粽，小巧迷你。母亲则喜欢将三
张苇叶铺展在手掌中，折成漏斗之外
还有延伸的粽腰，容量也就更大，再
取两张苇叶贴在上面套角束腰，一个
粽子要用五张苇叶，这是传统的四角
粽，解馋管饱。

裹好的粽子放在竹篮里，还要对
粽子上的苇叶、稻柴进行一番修剪，
那些粽子简直成了精巧的艺术品了，
个个棱角分明，只只玲珑青翠。

乡间人家条件有限，买的肉总是
不多，也为了满足不同人的口味，所
以除了裹鲜肉粽，也会将赤豆、蜜枣
等作为馅料裹成甜馅粽，甚至还曾见
到有的人家自创的新做法，包入了
新腌的嫩笋，倒也别具风味。乡人
不仅手巧还心细，对所包的粽子会
做好记认，比如甜馅的粽子，裹着的

苇叶要留出一片尾巴，不去剪掉。又
或者，家里宝贝孙子不爱吃肥肉，就
特意裹了几只精肉粽，两个两个地用
稻柴连在一起，吃的时候也就方便认
出了。

忙了一天，到了傍晚时分，开始
煮粽子了。将粽子码放在灶头上的
大镬子里，放入齐平的水，灶膛里用
柴爿、树根等硬柴慢火炖煮。期间还
要对粽子上下换位翻动，往镬子里添
水。夜深人静要去睡了，也不将镬子
里的粽子取出，任其“咕咚咕咚”地慢
煮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厨房里飘
散着诱人的浓浓粽香味。此时打开
高镬盖，最能看出裹粽人的手艺高下
来，裹得好的粽子依然完整紧实，手
艺不过关的人裹的粽子，却要原形毕
现了，往往四个角上裂开了，甚至完
全松散走形了。这样的粽子因为浸
润了过多的水分，如熬粥一般烂糟糟
的，口感就差了。那些完整紧实的粽
子剥开来透着苇叶特有的清香，米粒
粘稠软糯，馅头酥烂脱骨，里面的五
花肉只消抵到舌头就能化开，软滑酥
香、肥而不腻，满足感从舌尖盈润口
腔，一直要延伸到喉咙、胃里了。

乡间人家热情淳朴，隔壁邻舍间
往来热络，有了好东西喜欢互相分享，
谁家裹了粽子，总要拎几个分给左邻
右舍。于是在这端午前后的日子里，
家家都有多种口味的粽子可以品尝。

美食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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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戊戌年五月初十

■记者 高靓 文/摄

6月16日，2018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花样跳绳锦标赛，
暨第四届上海花样跳绳大师赛总决赛在区体育馆开赛。比
赛吸引了江浙沪地区共23支花样跳绳精英队，以及29位上
海跳绳大师级选手，共352名运动员参加。

4×30 秒单摇接力，2 分钟 10 人长绳同步跳，集体自编
（小型），大师赛（速度赛、耐力赛、力量赛、表演赛），两人同步
花样，三人交互绳，两人车轮跳，3分钟10人长绳绕“8”字，集
体自编（大型）等项目轮番进行。

此外，现场29位大师级选手的表演夺人眼球，前后空翻、
侧手翻……绳子仿佛被注入了生命力，眼花缭乱的炫酷表演
令人惊叹。

绳起绳落绳起绳落 舞出花样青春舞出花样青春


